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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急促的警铃划过七月炎热的天空，使原本慵懒温柔

的空气骤然变得紧张。

“我马上就到现场。”明日鸿挂上电话，脚踩油门，在宽

敞的公路上横冲直撞。

她前年从警校毕业就直接分到了重案组，或许是她运气

好，才去便破了一个大案，人气急升。接下来与同事配合更

是接连报捷，在重案组扎稳了脚跟。大咧咧，没事嘻嘻哈哈

的性格更是让她在人际关系中如鱼得水，很快便成了众多人

的好友。当然，对于感情事相当麻木的她，也在不知不觉间

粉碎了几颗热情呆瓜的心。

今日里正与有购物癖的老妈在商场外简单地吃个午饭，

便又接到有命案发生的电话，这不，抛下习以为常、见她走连

问也不问一声的老妈便急着赶来了。其实，她这样急惊风似

的性格百分九十九点九是遗传自明母，如果明母知道了哪里

有减价的商品，铁定旋风般的第一个冲到。

警车歪歪斜斜地停在蓝玉宾馆前面，明日鸿抽出吉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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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钥匙，下车抬头看了看这幢高达三十层的建筑，习惯性地

长出口气。命案啊———即使是见得多了，也还是不能、不想

适应。

她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案发现场十八楼，只见员愿园苑室
外面已经被围住，警察、法医围了一圈。

挤进房间，一股恶臭传来。

“你怎么才来啊？”江川鼻子上捂着亮白的手绢迎过来。

明日鸿瞥他一眼，“据说先生您也是刚到吧。”在刚刚萧

非给她的电话中，她记得还没有联络上他呢，“什么情况？”

说着两人来到法医正在检查着的尸体旁，因为是趴在地

上死的，所以看不清容貌，不过肯定是个中年男人无疑，他的

头发仍湿着，下体围着白色的浴巾。死者的身材微胖，皮肤

白皙。

“刚刚———中午十一点四十六分接到宾馆的电话，说是

有客人死在里面，我们便赶来了。”江川一边看着尸体一边

捂着鼻子道，“查了宾馆的客人记录，他叫李多宾，四川人，

据说出手豪爽，给的小费也很多，不过性子暴了点，说话很

毒，就算是服务员不小心得罪了他，也会被骂个没完，不是个

讨人喜欢的人，目前只知道这么多。”

明日鸿到了尸体旁，也难以自制地捂起了鼻子，“他死

了有多长时间？”

“不超过一个小时。”蹲在一旁的法医搭了句腔，看样子

也是难以忍受地想要吐出来。

“一小时？！”

“是啊，不超过一小时，因为一小时前还有人看见

·２·



他———再加上洗澡的时间，绝对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江川

拉着明日鸿往远处靠了靠，“宾馆有记录，四十五分钟前还

有人曾往里面打过电话。”

“一个小时？”明日鸿实在难以相信，这样难闻的恶臭实

在让人难以相信只是死了不超过一小时的尸体。

“绝对不会有错。”江川扑到窗旁透气，“刚刚见到他的

不止一个人。”哇，有够臭！

明日鸿惊呆了，“可是⋯⋯”

“马桶冲过了，我已经检查过了。”

明日鸿被他一说不禁笑了，“正经点！”这家伙总是不分

时间场合乱开玩笑。

“你知道，我对你是最正经的了。”江川挤眉弄眼，“这种

恶臭实在是太过猛烈，让人难以相信是那个李多宾身上

的。”基本常识，哪会有死了不过一小时的人会发出这种气

息？

“可是越是接近他，那种气味就越浓啊。”明日鸿回想，

的确是他身边的味道最重。

江川挥挥手，“所以才奇怪。”办这么多案子，他还从未

见过如此怪异的事。

“来，翻过来。”

那边听法医一声令下，三个人缓缓地将倒在地上的尸体

翻了过来，只是不翻还好，这一翻倒吓得不禁失手丢下尸体，

几个人几乎都同时背过气去。饶是见惯了各种难看场面的

江川也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这⋯⋯”明日鸿手指着尸体，刚吃过的午饭在胃里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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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几乎吐了出来。不过两秒，她再也不堪忍受地跑进了正

敞开着的卫生间。

只见李多宾的前腹部已经溃烂得不像样子，一团烂乎乎

的烂肉几近一个篮球般大小，不断地冒出黑色的极稠的血，

溃烂的边缘似乎在继续，像是被虫啃蚀的叶子，一点一点地

仍在震动。

不是几个法医坚强到无畏，而是被吓到脚下发软，竟是

动也不能动，转眼己有一个刚刚毕业分过来的小法医瞪大眼

睛晕了过去。

“怎么了这是？”派头十足的刘光腆着微凸的肚子晃晃

悠悠地进来了，见里面安静到一滴滴的声音都没有，不禁问

了一句。

他进来正看到站在窗边，呆呆望着左下方的江川，顺着

江川的视线望下去，顿时下面的话像是长了翅膀般不知飞到

了哪里。

头一次，刘光知道自己也有无话可说的时候。

下一秒，江川好像定下了心，望向组长刘光的方向，只是

前面哪里还有他的影子？

片刻只听卫生间里传来了男女二重奏的呕吐声———

这案子⋯⋯

江川抗拒地将视线转向外面湛蓝的天空，这案子诡异到

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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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照照镜子，明日鸿长叹一声，继续努力地刷牙。

李多宾的案子发生已经三天了，除了查到他一些基本的

家庭状况之外，一点进展也没有，甚至连可以列入嫌疑的人

也没有。

嘴上冒出白色的泡沫，她懒懒地看了看，不加理会。

镜中映出的是一个英气有余，而娇媚不足的女子形象。

一头薄薄的短发，眼睛大而明亮，俏鼻直直地挺起，很有股不

服输的意思。她的嘴唇有些薄，就因为这常被迷信的老妈称

为福气不旺的象征，还说就是因为这两片嘴唇才干了警察的

职业，整日里忙里忙外的，不能享老公福。

是啊，她连个男朋友都还没有，又上哪里享老公福呢？

她漱漱口，将里面的牙膏一并吐出，拿过毛巾仔细擦了

干净。

仔细端详镜中的人，她真的觉得有些对不住自己，一米

七的个子配上个一百斤的体重，难怪好多人说她营养不良，

甚至初到重案组时同事都会认为她只是靠老爸警察厅厅长

的位置才进去的。如果不是那年一次围剿抢劫杀人犯时她

徒手制服三个每人都在一百八十斤左右的壮汉，她想，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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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风的称呼她大概是要背得更久。

那一次，再加上不久后与同事在训练场内的一场友谊赛

连胜两个局内的精英，她这个人才真正被同事接受认可，再

不敢瞧不起她。甚至局内有许多女同事都将她当做偶像，直

到那时她才扬眉吐气，和同事真正打成了一片。他们再也不

提她是谁谁谁的女儿，而只是将她当做同事一起吃苦一起拼

命。

可是这一次⋯⋯

想起这一次，她实在是有些挫败。就因为这一个案子，

警局己被一片沉闷所笼罩，不仅是因为李多宾富商的身份，

更重要的是这个案子实在是诡异得莫名，让人难以以平常心

接受。

法医下了鉴定，李多宾与估计的一样，的确没超过一小

时，但其肺腑内部却己溃烂变形，成了一堆腐肉。

成了一堆腐肉———没错，这就是案子的诡异之处，蓝玉

宾馆所有接触过他的服务人员都笃定地说看不出他有何病

痛，平日里见他，尤其是扯着嗓子骂人的高音，任谁也看不出

他生了这么重的病。而且，身体烂成那样，疼痛的程度不言

而喻，他哪里还敢去洗什么澡呢！

怪异！怪异！

想着想着，她不由坐到了马桶上，这才刚一沾边，便听到

老妈叫她吃饭的声音。

她将手中的毛巾挂在一边，慢吞吞地走了出去。

“我不吃了。”

明母将碗筷摆好，回头看她一眼，她无精打采地站在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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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间前面，皮肤白得有些过分，“多少吃点，又得工作一整

天。”

明日鸿自从那日见了李多宾的尸体整整几天都没好好

吃过饭，只要稍稍一想到那腐烂的肉和刺鼻的恶臭，什么胃

口都没了。

“快点，吃点。”

拗不过老妈，明日鸿只好从电饭煲里少少地盛出饭，坐

到靠近散发着淡淡香气的茉莉花旁。因为身为公安厅长的

明父闲暇时喜欢弄些花花草草，所以家里养了许多，而这株

茉莉花却是她最喜爱的。

“爸呢？”她问。

“今天有会要开，所以早早就走了。”明母将青菜放到嘴

里，饭却是一口不吃。

“又减肥？”明日鸿知道老妈，只要稍稍感觉有一点胖，

就会下决心一个礼拜不吃饭———当然，不吃饭，吃菜、水果。

“嗯。”像她这种年纪更应该努力保养，好留住丈夫的

心。

“你已经够瘦了，不用再减了。”明日鸿劝道。弄不明白

老妈已经五十岁的人了还像个二十岁大姑娘似的注意自己

的身材。

“不用你管，吃饭吧。”

明母一筷一筷地夹着青菜吃，“听说程垓要回来了。”

明日鸿拿起的筷子一下停在半空，“程垓⋯⋯要回来

了？我怎么不知道？”

“他没跟你说吗？”程家大嫂当时那兴高采烈的劲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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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夸张了，“你们不总是用电脑联系吗？我以为他会告诉你

呢！”

“哦。”明日鸿默默地吃菜，她有几天没看电脑了？一个

星期？还是两个星期？

程垓自从二十年前因为父母决意在此处发展，便跟着从

苏州过来搬到明家对面和他们做了邻居。

从他搬来的第一天，她似乎找到茫茫人海中需要她保护

的人，直觉地认为应该对他好，保护这个看起来弱不禁风，总

是生病需要人照顾的小男生———虽然他们同年，可是她还是

认为他是个小男生。不仅因为他个子比自己小，甚至胆子也

比她小，看到老鼠也会吓得脸色惨白，呱呱乱叫地等她去救

他。

初次相遇那年他们六岁，因为走到路上看到邻居小胖在

欺负他，恐吓要他交出手里的饼干，她看不过去便上前阻止，

结果和小胖打了一架，将他赶跑，领着哭哭啼啼的程垓将其

送回了家。

那天，她知道他住在她家的对面；第二天，她知道他房间

的样子；第三天，她知道他的父母时常工作到很晚，设时间陪

在他身边；第四天⋯⋯他知道的，她也全部都知道了。他是

个经常生病的男孩，幼儿园一个月的课，他倒能空上二十天。

如果说之前休养在家是无聊且沉闷的，认识了明日鸿的他，

就开始了多姿多彩的生病的日子，她放了学总是第一个跑到

他家，告诉他一天发生的事，哪个同学被人骂了，哪个教师被

园长训了，走在路上看到谁踩到狗屎了，让他觉得上幼儿园

时发生的事反而没有她说的这么精彩，所以有时他会怀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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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是真是假，不过，他的日子就这样在一天比一天有趣的

谈话中鲜活起来。直到后来，他不去幼儿园的日子，她干脆

也请假来个双人休，成天腻在他家。

因为他的身体弱，又常和异性的她在一起，所以上了小

学的他们便日渐被孤立。又因为他的样貌实在清秀，惹得小

女生们都芳心暗许，对他比其他男生体贴殷勤得多，他得罪

的人便更多，是以时常被人欺负，而每次被欺负之后都会由

明日鸿出头为他讨回公道———她讨回公道的方法就是以眼

还眼，以拳还拳。如果他被打一下，她一定要多打回一下才

甘心；如果他被推倒在地，她也要抓住罪魁狠狠踹上两脚，把

他踢倒在地不可。于是，在与他的交往中，他越来越依赖她，

而她的打架技术也是越来越高。

就这样，在她的保护下，他们一起升上中学。

就在她以为他们会一直一直如此依赖地走下去的时候，

他的病情突然加重，甚至连学也不能上，躺在病房里休养。

于是她又开始学校、家里、医院三头跑。照顾他似乎成

了她的习惯，一天看不到他，她便觉得浑身不舒服，至于为什

么会这样，她不知道，也没空想。

她三点一线地跑了大概有半个月。有一天他出院了，她

高兴地以为他们又可以在一起上学了，可谁知当天晚上他就

告诉她，他要离开这里，去很远的地方⋯⋯修行。修行？对，

没错，就是修行。当她听到这两个字时，她差点从他家舒服

的椅子上滚下来。她还记得自己当时说的话，她说她不希望

他脑袋坏掉跑去当和尚。

她不希望，可是他还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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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那句话的第三天，还是雾气沉沉的早晨，他就和一

个背影看似衰老的老人家走了。她站在自家窗户上看着他，

直到雾气将他吞噬，再也瞧不见。

那一年她十六岁。

花一样的十六岁，却是最寂寞的一年。没有了他的陪

伴，她总觉得少了什么。因为没有了他，她打架的次数也少

了，空虚充斥着她的生活。虽然每个月他都会寄信给她，聊

聊身边发生的事和想念他们的心情，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她

还是寂寞。在无尽的寂寞中，她开始向外发展，交了越来越

多的朋友，他们（她们）都不需要她的保护，这让她轻松许

多，却也难以避免地时常想起和他在一起充满乐趣、充满欢

乐的日子。

二十岁，她考取了警察学校，进入了更刺激的生活。

二十四岁工作，加入了重案组，以无比的热情开心地过

着每一天。

这么多年，他从没回来过一次，他们之间只是靠信件维

持着联系，一个月一封信，每年都是如此。直到近几年电脑

兴起来了，他们才又联络得勤了起来。虽说勤了许多，却也

并不那么的多，顶多一封星期一个邮件，而因为工作的关系，

她最近又时常将时间拖后⋯⋯她没看的邮件里，他会告诉她

这个消息吗？

明日鸿吃了一口饭，再也吃不下去，“妈，我吃饱了。”

说完，便钻进自己的房间，心急地打开了电脑，里面果然

有两封邮件，属的是他的名字。

鸿，我要回去了。

·０１·



没有你的邮件，我有些失望。不过，不要只顾着工作，要

注意身体。十号是我回家的日子，可以见到你吗？

十号？

明日鸿瞥向桌旁的日历，那不就是今天吗？

今天？！

她突然有些紧张，程垓今天就要回来了，离别了十年，他

终于要回来了！

只是如今的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他们还会回到从前

那么亲密的样子吗？尽管通了十年的信，可是一旦真正面对

他了，她却突然发现自己忐忑了。他还会是那么温柔，又那

么脆弱得需要她保护的人吗？

为了能够成为足以保护他的人，她一直在努力。

程垓⋯⋯她望向书桌左上方的相框，里面是她和他十三

岁时在家门前的相片。那里的他虽然脸色苍白，但是笑容很

是开心灿烂。

现在，他是什么样子？她会第一眼就认出他吗？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他今天就回来，可是几点呢？

坐到办公室里，手上翻着刚传到她手上的卷宗，她仍有

些心不在焉地想着出门前为什么不问一问自称万事通的老

妈。

走进办公室便瞧见呆呆望着前方出神的明日鸿，刘光迈

着方步就走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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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鸿啊，案子有头绪没有啊？”他拍拍她的肩膀，问。

“啊！”她回过神，思考他的问题，“头绪不是没有，只是

一想到那么诡异的事，所有的头绪又都不成立。”

“还是要继续找。”刘光想起那天所看到的，也有些不寒

而栗。自从那天开始，他已经连着许多天没有吃肉了，别说

吃，光是看到，他也反胃。

“是。”明日鸿合上手上卷宗。

“日鸿。”刘光似乎在思考该怎么说，“我们上面找了一

个人协助你办案。”

明日鸿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刘光轻咳一声，压低声音：“这个人你要保密，对外就称

是心理专家，知道吗？”

“什么事搞得这么神秘？”被他的小心翼翼传染，明日鸿

也就势压低了声音。不就派个人下来吗，至于弄得连组长都

小心得怕被别人偷听了去似的？

“那人是干什么的？”外对宣称是心理专家，那么实际上

就一定不是喽！

刘光叹息，“是通灵师！”

“通灵师？！”明日鸿眼睛瞪得像两只鸡蛋。

“嘘，小声点！”若不是怕旁边部门的老婆看到会解释不

清，他几乎上前捂住她惊诧得张开的嘴。

见他如此紧张，明日鸿呆呆地点了点头，“可是，这事怎

么会牵扯到⋯⋯通灵师？”这又不是好莱坞在拍神怪电影，

怎么好好的重案组破案竟会扯上通灵师？倒不是她不相信

那些神神鬼鬼的，但如果和破案联系起来⋯⋯似乎是闻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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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的。

“为什么不会扯上？难道你就一点都没觉得这个案子

古怪得离谱吗？才死了一小时———之前健康无虞的人的尸

体会溃烂到那种地步！”

说得倒也是，“可是和通灵师⋯⋯”

“他是很有能力的通灵师，这你不必担心。即使在国内

其他地方，也曾因为有了他的帮助而解决了不少案子呢。”

刘光压低了声音，“我们很慎重地研究了很长时间，终于决

定请他来帮忙，这一点，还有他的身份，你一定要保密，知道

吗？”因为是厅长的女儿，也不需要对她隐瞒什么，而这案子

本身是她负责，想跳过她查案是根本不可能的。

“知道了，组长。”明日鸿一时还是难以接受他的这番

话，“许多地方曾用过他协助，这是真的吗？”

刘光点头，关于这些他也是听上面的人介绍的。如果不

是这案子太过离奇，李多宾身份特殊，他的家属又追得紧，他

想，上面也不会对他解释这些。

“明天你就负责接待他，一起审查案情就好了。”

明日鸿还没等答话，他已经背着手摇摇晃晃地走了。

“哎，鸿，组长说什么？”对面桌的萧非半个身子爬到她

桌前，感兴趣地问，“神神秘秘的，到底说什么了？”

“说是派下来一个心理专家来帮忙———”她连忙转换话

题，“你呢，你在忙什么？这两天总是挂着黑眼圈。”

“啊？是吗？”一听有了黑眼圈，萧非好像天要塌下来似

的，到处翻找她珍贵的小镜子，过了两分钟，在凌乱的抽屉的

最里面找到，唉声叹气了一阵子才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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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个抢劫案嘛，抓住了两个嫌犯，还有一个在逃，

这两天正审他们呢，看能不能套出第三个人的行踪。”萧非

望着镜中皮肤略有些干燥的自己，这两天忙得不仅黑眼圈挂

帅，甚至皮肤也不是很好，“下了班我去买护肤品，我们一起

去吧！”

“不行，今天我有事。”今天是程垓回来的大日子，她怎

么能不到场！

“什么事？”萧非大概审案审多了，对谁说话都是一副打

破沙锅问到底的性格。

“哎，还聊天！赶快办案得了！”

从外面匆匆走进来的江川凑过来用手上的卷宗拍了萧

非肩膀一下说：“案子还没破呢吧？还有闲情和人聊天！”

明日鸿见他匆忙的样子，不禁问：“怎么了？有什么事

吗？”

“又有案子了。”他扬扬手中的卷宗，“有个小孩被绑架

了———这两天我得忙这个。”

“有线索吗？”萧非凑上来。

“和你那个可不一样，绑匪已经打了电话要赎款。”

“那你还回来干什么？还不赶快去部署！”萧非忍不住

说道。

“我回来当然有我的事！”江川嗤笑，“什么事都要管，都

快成管家婆了。组长呢？我找他有事！”

明日鸿指指门内，“在他办公室呢。”

“我走了啊。”江川甩手走进去，商量他自己的案子。

“这阵案子可够多的啊。”萧非坐回座位，有些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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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鸿又重新翻开卷宗，准备仔细再浏览一遍，“是比

往日多了一些。”

“那就看我们哪个先把案子破了！”萧非挑战道。

“也许反倒是刚刚发生的那个在江川手里的案子先破

呢。”明日鸿一边看一边说，绑架的人肯定急着要钱，越是急

进也就越容易暴露，而她的案子暂且不说，诡异到动用通灵

师，就是萧非手头的在逃犯，抓住他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萧非撇嘴笑笑，“很有可能啊。”接着又感叹了一番，才

作罢。

重案组内人人各有一摊，各自忙着手里的工作，无一怠

慢。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因为临时有个会要开，明日鸿到家时已经是晚上十点

多。她一进门便看见老爸坐在客厅悠闲地看着电视，对旁边

敷着满脸白色面膜的老妈似乎视而不见。

“我回来了。”

“来，坐下。”明父摆手要女儿坐到他身边，“怎么这么

晚？案子多？”

“嗯。”明日鸿坐下，看看专注在电视剧情中的老妈。程

垓应该已经回来了吧？不知有没有到这儿来看看？

“听说你手上接了个挺棘手的案子？”明父关切地问。

他五十五岁，相貌端正，风度翩翩，一看年轻时就是个美

男子，即使年老的今天，也是个有派头的老人，气质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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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明日鸿不爱对家人讲案子的事，即使身为厅长

的父亲也如是。

“有多棘手？”明母贴着面膜也不忘问一问，不是出于多

关心她的工作，而仅仅是好奇，能让老公说出棘手的，那倒还

不多呢。

“不太棘手的程度。”明日鸿打哈哈过去，“我回房了。”

“嗯，休息吧。”

“刚刚程垓过来了。”明母贴着面膜说话不是清楚，但明

日鸿还是听清了。

“他⋯⋯回来了？”

“嗯。”明母不想多说话。

等在一旁听着下文的明日鸿见老妈又将注意力转到电

视上，只好磨蹭着回到自己的房间。明家定律，老妈在敷面

膜时绝不许人逗她讲话、逗她笑！

知道得不到信息，待在客厅也没意思，爸妈的二人世界

她还是少打扰的好！

关上门，她望向对面窗户，开着灯，淡绿上的窗帘上映着

一个颀长的影像。

“铃！”

床头的电话响了，她跑过去接。

果然，那边传来男人温柔低沉的声音：“下班了？”

是程垓，“嗯，你呢，几点下的飞机？”明日鸿疲惫的脸上

露出笑容。

“下午六点。”

“对不起，没去接你，实在是工作太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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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解释，我的保护神何时变得这般的小心翼翼？”程

垓笑道，“我知道你工作忙，也没打算要你接我，只是希望可

以见到你———我们十年没见了吧？”

“是啊。”十年间他们一面未见，只是通信联络，“我都不

知道你长成什么样子了。”

电话那边传来低笑。

很奇妙呢，握着电话的明日鸿暗想。他的声音变了，原

本是那样柔弱温柔的声音如今已变成了这样，尽管听着仍是

那么的温柔，可确实是变了，从音质上便可听出这是一个真

正的男人声音。经过这些年，他不可避免地改变了。

“这次回来还走吗？”她问。

“你希望我走不走呢？”

明日鸿冷哼，“当年我叫你不要走，你不照样走了，我说

话根本一点也不重要，说不说又有什么用？”

“这一次，你只要说不让我走，我便不走。”

让她说？“为什么要我选择？”他让她说，她就偏不。

“因为上次你的选择没有为你实现，这一次补过。”

“补过？谁信啊。”明日鸿拿着无绳电话趴到窗旁，望着

对面。一阵清风吹来，凉爽之感袭遍全身。

“我才知道自己已经没信用可讲了呢！”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也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哦？”他似乎不信。

“刚刚来我家了？”她问。

“是啊，想看看你，可惜你又不在。”程垓遗憾地叹息，

“我很想看看昔日铁拳女金刚变成了什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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